
第 一 章

光绪十年（1884 年）的春节过后不久，钦州城北约六里许的白水塘村东侧，突然响起一

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透过蒸腾而起的团团硝烟，一座精工制作，造型气派大方的府邸落成了。

这座府邸建在三座小山的当中一座上，四周环以高墙，墙内地宽约三十余亩，留有宽阔的空地

作习武场，并建有请将坡、祭旗坛、上马石、拴马树、阅兵台等。府邸宽约三亩，分为三进，

每进分为三大间，每大间又分为三层，合共为九大间二十七个房。建造的用料讲究，室内梁、

柱、门窗、匾联多用坚硬油亮的铁格木制成，上面精刻浮雕，彩釉壁画。这是曾官广西提督的

冯子材的新宅。冯子材，字萃亭，钦州本地人氏，中年投军，积功授官广西提督，因不满官场

倾轧，于去年夏天托病辞官归里。见家中人口日繁，故居湫隘，遂在白水塘村东侧购得百余亩

空地，建起这座新宅。

三月的一个晴朗早晨，衣冠整齐、喜气洋洋的冯子材，在一班前来贺喜的亲戚朋友的簇拥

下，站立在新居的大门外，虔诚地翘首远眺，恭候着一位远道而来的贵宾。

一条宽约丈余的新开土路，从新居的大门外蜿蜒伸展到白水塘村外，消失在茂树修竹之中。

冯子材紧盯着路口，因为那是贵宾的来路。

“来了，来了！”随着一阵惊喜的叫声，众人兴奋地指点着顺着新路急驶而来的一辆崭新

的马车议论着。冯子材笑容满面，迈下门外的台阶，向前迎去。

马车很快就在冯府门前的空地上停下，早就恭候在那里的几个仆人一拥上前，牵马的牵马，

开门的开门，只见两个男子笑呵呵地从马车上走下来。当头的一位童颜鹤发，羽扇纶巾，这是

个年逾六旬的老者，却显出一副飘飘欲仙的样子。一看到迎上来的冯子材，他马上恭敬地拱手

道贺：“萃翁，华府落成，可喜可贺！”

冯子材高兴地上前拉着他的手说：“活神仙，总算把你盼来了！”说着，回过身来对众人说：

“这位张神仙，是我的江左旧识。当年我从镇江南旋时，曾请他代卜一卦，说是如果我北上为

官，可得封爵，若南返，则不独无大好处，而且是非甚多。证之今日事实，真是准确得很，简

直就是预知未来的活神仙。所以这次新宅落成，我派人专程到镇江去请他前来，帮忙相看宅基

风水。”

“哗，真是个活神仙！”镇江是冯子材发迹的地方，冯子材就是因为防守镇江有功，而获

授官广西提督、赏穿黄马褂的，众亲友对此早就耳熟能详了。这时再听冯子材的一番介绍，又

为张神仙的风度所倾倒，都不由得发出由衷的赞叹。

倒是张神仙谦恭地连连作揖道：“萃翁过奖了，老朽的雕虫小技何足挂齿。俗话说长江后

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我的这位小徒才真是当今的活神仙呢!”

听他这么一说，众人才注意到跟随在他身后的那位星目疏朗，丰神俊逸的中年书生，也有

着一副翩翩不俗的样子。冯子材连忙上前见礼：“原来是张神仙的高足，差点失礼了。”

那中年人也谦恭地回礼道：“不敢当，不敢当，萃翁见笑了。”

张神仙忙给冯子材介绍说：“这位姓香名锦安，是老朽的嫡传弟子，已全得我的衣钵，待



会由他先看贵府宅基风水，写出判语。萃翁也是方家，相信一定会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原来冯子材除善于领兵打仗外，平生别无嗜好，只是沉溺于相宅卜卦之术。

冯子材听了张神仙的话，对香锦安肃然起敬：“那就要烦劳先生了。”说完，侧身让客说：

“二位先生旅途劳顿，且先到敝府小憩片刻，请吧！”

张神仙和香锦安不约而同地摇手道：“萃翁，看到贵府的风水奇特，我们师徒不觉技痒，

不如先踏看宅基，写出判词，再叨扰如何？”

冯子材大喜过望，连声说道：“好，好！”

于是，张神仙和香锦安到马车上取下随身携带的罗盘等应用物品，在众人的簇拥下，先在

屋外四周细细打量，然后又进入宅中，楼上楼下地乱跑乱看，末了，还跑到村外及屋旁的小山

上上下四顾。两人口中念念有词，不时地交换着众人听来似懂非懂的名词术语，最后，张神仙

才向冯子材拱手作贺道：“萃翁，贵宅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保佑冯家百年平安，人丁繁盛，

富贵荣华。且借文房四宝，写出判词，以作日后验证。”

冯子材忙把二人迎进大厅，家人早已笔墨侍候。冯子材先请张神仙执笔，张神仙却指着香

锦安说：“小徒与我所见略同，由他操管也是一样的。”香锦安听到师父的吩咐，也不谦让，提

笔就在一张备好的白纸上刷刷地写起来。须臾写毕，恭恭敬敬地呈递给冯子材。冯子材接过来，

高声朗诵：

冯宅寅龙入首得穿山，庚寅二节丑龙得穿山，辛丑三节戌龙得穿山，庚戌四节丑

龙得穿山。戊子立壬山丙向，兼子午坐危宿度分金，现行巽门外引巽气，且合木入坎

宫，凤池身贵，文笔建于巽辛方，巽辛为文章之府。珍赏楼建于甲卯方，与来龙合催

官贪狼格。池塘在离方，正受运气，得水火既济之妙，应发六十五年大富贵。至六十

五年后，值癸巳年，急开离门，封巽庚门，并填离方池塘，左边开巽塘，右边开坤塘，

必大兴旺九十年。此后值癸亥年，复改转巽庚门，开离方池塘，即成三元不替之宅也。

但二、三、四、五节龙不合局法，今计至四十六年系乙亥年，巽辛方文笔与甲卯方珍

赏楼概作尖顶红色火形，祖山加作尖秀文笔，定卜科甲蝉联，丁财鳞集矣。管见如此，

尚祈卓裁。沐恩香锦安谨呈。

众人听得半懂不懂，莫名其妙，倒是冯子材佩服得五体投地，连声赞道：“高明，高明！”

对于文末几句有关后世祸福的文字还反复地吟诵了几遍，忽然又想起什么地问：“这几处添补

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眼下还有什么要添补的地方没有？”

张神仙与香锦安对视一下，会心地笑了笑，张神仙清了一下嗓子，捋着胡子说：“既承萃

翁下问，老朽就斗胆直言了。贵宅地处三座小山之间，形如卧虎，华府居于当中，如在虎腹，

后世子弟，必为虎子虎孙。无奈卧虎与饿虎谐音，饿虎易于伤人，必须有物镇压才成。如在其

余两山之上各修一塔，早上日出时，东边的塔影如同钢鞭一样抽在虎身上，晚上日落时，西边

的塔影也像钢鞭一样抽在虎身上。就这样，朝朝暮暮，都有塔鞭镇住饿虎，饿虎就不会出而伤

人，妨碍子孙了。”



冯子材边听边点头：“承教，承教。我马上就叫人修起这两座塔。”这时，冯子材发现香锦

安欲言又止的样子，就诚恳地问：“香先生有何高见，还望不吝指教。”

香锦安先瞥了张神仙一眼，看见张神仙颔首示意，便大着胆子说：“贵宅的西南方向有一

股若隐若现的黑煞气，主不日有刀兵之灾，如能祛除这股煞气，方可永保子孙世代平安。”

冯子材闻言，不觉动容：“这股煞气从何而来，我怎的不觉。”

香锦安说：“萃翁久居乡间，少闻世事，不知近日事变。贵宅西南方向乃是越南地面，近

年法虏在越南猖獗肆虐，灭我藩属。上月又在北宁大败我援越桂军，危及西南边陲，并扬言要

攻打广州、北海，煞气即从此而来。若不及时祛除，如被法虏侵入，家园丘墟，子孙将无处立

足，更遑论平安发达了。”

冯子材半信半疑：“真有那么厉害？”

“天机不可泄露，日后萃翁便知。”香锦安看到已经引起了冯子材的兴趣，唯恐语多有失，

就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夜深了，热闹了一天的家人和宾客都已入睡，偌大的冯宅沉入到浓重的夜色之中，只有冯

子材和王氏夫人的卧室仍亮着灯。

“老爷，睡吧！”疲乏透了的王氏夫人强忍着瞌睡，从被窝里伸出头来说。这已是她的第

三次催促了。

“你先睡吧。”披着衣服坐在床上的冯子材连身子也没动，只是闷声闷气地回答了一句，

又陷入沉思之中。

“你还在想着广西的战事呀！”王氏夫人深知丈夫的脾气，知道一定是香锦安白天的那番

话触动了他的心事，于是嘟囔了一句，翻过身来自管自睡去了。

夜更深了，四周显得更加寂静，只有一片冷冷的朦胧月光照进窗口，冯子材干脆下床吹熄

灯光，再上得床来，把身子伸进暖烘烘的被窝里，依然半坐着想他的心事。

“假如还由我来带广西的军队，这次一定不会打败仗，以至丧师辱国！”冯子材痛苦地想，

白天听到香锦安谈到自己指挥了十余年的数万广西军队在北宁居然不能作一日守，而被法军打

得丢盔弃甲，虽然责任不在自己身上，冯子材仍感到自尊心受到深深的刺痛。他在心里又开始

诅咒那已反复诅咒过多少次的名字：“刘坤一、张树声、徐延旭、黄桂兰、赵沃……要不是你

们把我逼走，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败局！”

往事如烟。那些难忘的官场倾轧黑幕，一桩桩地重新浮现在他的脑海：

镇江战事既毕，身居广西提督的冯子材并不急着赴任，而是向朝廷告假三个月，回到阔别

十余年的故乡钦州。自从他以保镖身份于 1852 年在廉州投军以来，这是第一次回乡。不过，

这次是衣锦荣归，场面与以往外出为人保镖的归来不同，不但亲朋好友相继登门祝贺，钦州街

上有头有脸的官绅大户，不管识与不识，都备个帖子前来联络，有些人还主动送钱送粮送房屋

前来巴结的，甚至高廉道各衙门的大小各级官吏，也络绎不绝地登门拜谒，一时间车水马龙，

好不热闹。冯子材则忙着修祖墓，开堂拜祭，串亲访友，应酬回访，忙个不亦乐乎，所幸妻妾



能干，几个儿子也逐渐长成，可以帮得点忙，但三个月的时间哪里够用。当他准备再次上奏朝

廷续假时，却迭连接到广西巡抚衙门的催促文书，要他赶紧销假赴任，有紧急军务相商。

原来，自从太平军北上后，1852 年，广西新宁州渠芦村〈今属广西扶绥县〉的附学生员

吴凌云，因不堪贪官污吏的迫害，在新宁州属的东罗圩聚众揭竿起义，附近的各地会党纷纷起

兵响应，攻州夺府，声势浩大。1861 年，吴凌云在太平府建立延陵国，自称延陵王。但树大

招风，反而成了清军追剿的重要目标。1863 年，吴凌云战死，其子吴亚忠率领余部退到归顺

州〈今广西靖西县〉继续坚持斗争，并准备随时撤往越南。广西当局认为如不迅集劲旅，早日

扑灭，定然滋蔓难图，又成不了之局。但广西各军不敷剿办，且无得力大将督率，所以才想到

声名显赫的新任广西提督冯子材。

按照清朝官制，广西提督为武职从一品，是一省中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节制省内各镇军

兵，但对军队只有管辖权而无调遣权。而广西巡抚虽然只是文职从二品，但文官照例要比武官

离几级，因此，广西巡抚不但可以节制总兵以下的各级武官，还有监视提督、总兵及调遣军队

的权力，俨然成为广西提督的上司。所以，当冯子材赶到广西提督衙门所在地柳州，正式接印

视事后，顾不上处理其他事务，就匆匆赶赴省会桂林，与广西巡抚刘坤一会商剿抚农民军的事

宜。

刘坤一，字砚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出身，早年投入湘军，与太平军为敌。咸丰年间因追

剿石达开而任官广西，逐渐擢升为广西巡抚。他虽然宦途顺遂，但也为剿抚农民军操够了心。

吴凌云父子领导的农民军久剿不灭，更令他感到头疼，这次催促冯子材赴任，就有趁机卸肩，

将追剿责任推给冯子材的意思。所以，听报冯子材来见，不觉喜出望外，连忙整肃衣冠，吩咐

大开中门，鸣放礼炮，自己则率领一千属官降阶相迎，这样破格相待，为的是笼络冯子材为他

出力卖命。

两人相见寒暄毕，刘坤一就开口向冯子材致歉：“此次发逆余孽谋扰越南，朝廷责备甚严。

本院才疏学浅，挽回无方，只得不揣冒昧，催促军门命驾，实在歉疚。”

“朝廷何以如此看重此事？”冯子材问。

“还不是要顾全和越藩的关系。”刘坤一想当然地回答说。

“越藩究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冯子材虽是钦州人，家乡与越南毗邻，平日尽多耳闻目

睹两国官吏民人时相往还、关系密切的景况，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两国关系的真实

情况，还是不大清楚。

“这个，本院也不甚明了。”刘坤一有点语塞了，转脸指着在他下首坐着的一员官员说：

“还是听听晓山兄的高见吧！”

被称为晓山的那位官员赶紧站起来，俯首垂手作礼道：“下官叩见军门大人！”这个官员年

近五十，生得方面大耳，身材高大，显得十分精明能干，他就是刘坤一新委任的太平知府徐延

旭，晓山是他的字。他是山东临清人，咸丰十年考中三甲进士，分发到广西，先任容县知县，

因追剿农民军有功而擢升知府，是刘坤一特别赏识的能员。



刘坤一忙向冯子材介绍：“这次发逆余孽图扰越南，本院曾派晓山兄到越南北圻察探军情，

他回来后一连上了《越南国史略》、《越桂交界隘卡考》、《越南道路考》等几个条陈，洋洋十余

万言，对于两国交往的渊源底蕴熟悉得很，学识淹博，本院也从中得益不浅。”

冯子材闻言，对徐延旭立生好感，欠身向他还礼说：“原来是方家，倒要多多请教了！”

徐延旭的脸上掠过一丝旁人不易察觉的得意神色，但表面上仍装出谦恭的样子说：“不敢

当。大人有何垂询，下官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愿效犬马之劳。”

就是从徐延旭那里，冯子材得知中越关系的大概情况：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自从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 971 年）越南丁氏王朝向中国

请封以来，中越两国之间存在着长期的传统宗藩关系。清朝取代明朝之始，越南黎氏王朝主动

送回明王朝所赐敕印，要求清王朝给予新的册封，康熙帝改封为安南国王。嘉庆年间，阮福映

立国，仍循旧例向清政府请封，由嘉庆帝封为越南国王。直到现时在位的嗣德王阮福时，都须

经由清政府的册封，才算取得正统的地位。近年来，由于外夷两次入侵，中国日衰，外患日迫，

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已从根本上动摇，因此，维持与南边的越南、东边的朝鲜的宗藩关系，乃

是保持清王朝大国体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至于广西，由于地理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因，而与越南的关系特别密切：一是疆界相连。根

据徐延旭的亲身踏勘和考证史册，得知广西的南宁、太平、镇安等府辖境与越南交界处长达

1800 里，关隘村寨相邻交接的不下百余处，相通的陆上大路有三条，小路无数。二是移民众

多。从秦朝起，就有中原人士通过广西移居越南，其后历代不绝。这次吴亚忠所部农民军数万

人，胜则踞守镇安归顺州，败则退往越南北圻，忽进忽退，出入自如。三是政治关系密切。越

南数年一贡中国，贡道出入俱经由广西，由广西官员负责接送．两国来往公文亦由广西官府代

为转呈，关系自然不同于别省的仅止路过可比。这次广西农民军图扰越南．越南政府无力镇压，

只得向中国请求出兵入越援剿，清政府答应越南的请求，而出兵援剿的担子就落在广西军队身

上。这一切，都是清政府责成广西当局迅速剿抚入越农民军的原因。

听完徐延旭的长篇大论，冯子材觉得收益颇多，连连向徐延旭致谢：“真是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日后尚望多多赐教！”

徐延旭受宠若惊，慌忙拱手作答：“下官理应效劳！”

刘坤一见到这种情状，连忙趁热打铁说：“冯军门这次出师追剿，本院欲举荐晓山兄到军

门麾下掌管营务处，不知军门意下如何？”在清军营中，营务处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兼有参谋、

秘书、后勤等多种职责，一般是由既是主将的亲信，又有相当地位和能力的官员担任。冯子材

赴任之始，人地两生，能够得到徐延旭这样的能员帮忙，当然万分高兴，于是爽快地答应了。

对于入越的广西农民军，冯子材原拟采取招抚的办法，希望兵不血刃即能了事，谁知吴亚

忠誓死不降。冯子材无奈，只得率兵入越追剿，但农民军只是东躲西窜，很少与清军打硬仗，

使得冯子材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在吴亚忠等战死后，才招抚梁天锡、刘永福等部，准备将就抚

的农民军汰弱留强，愿意继续当兵的就编入清军，不愿当兵的就资遣回乡。由于梁天锡先降，



冯子材便命梁天锡先率降卒入关回国，他则等待收编其余农民军后再凯旋。但梁天锡率军回到

镇南关时，徐延旭因为任太平知府时，曾率兵追剿梁天锡，却被梁天锡打得大败，差点连性命

都丢了，所以心怀忿恨，便借口就抚农民军的随身财物多为贼赃，要收缴入库。梁天锡当然看

出这是徐延旭玩弄公报私仇的伎俩，心中不服，两下冲撞起来，梁天锡遂又率众反出镇南关，

回到越南与尚未就抚的黄崇英等部会合，重新与中越官军对峙，冯子材的一番苦心白费了。

初闻徐延旭迫反梁天锡的消息，冯子材就已大怒，恨不得马上传来徐延旭讯明详情，但因

剿抚诸事未完，只得暂时放下徐延旭，而忙着重新筹划剿捕事宜，这样又费了一年多的时间，

才击毙梁天锡，打败黄崇英，将入越援剿一事告一段落，清政府遂命冯子材班师回国。

早在奉命督办镇江军务时起，冯子材就被清政府授予专折奏事之权。但是，由于徐延旭做

他麾下的总理营务处只是个临时的兼差，本职仍是太平知府的文职，因此，冯子材认为要参革

他，最好是征得刘坤一的同意，联衔出奏，于是便赶到省城谒商刘坤一。

刘坤一早已闻知冯子材与徐延旭的龃龉，心里却是偏袒徐延旭，反怪冯子材不该参革他举

荐的人员，不给他面子。加以看到吴亚忠、梁天锡等股农民军已经败亡，入越援剿算是大功告

成，自己不日即可指升调任，已不需要倚靠冯子材出力了。于是在接待冯子材时，不复以前的

谦恭和气态度，反而摆出一副威严冷淡的嘴脸，以“人才可惜”为借口，拒绝了冯子材联衔参

奏徐延旭的要求。

气坏了的冯子材回到柳州的提督衙门，就径自把参革徐延旭的奏折单衔出奏，清政府很快

下旨，命刘坤一“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徇隐”。刘坤一复奏称：“徐延旭历任要地，防剿

有功，遵查被参各款，均无实据。”于是，清政府据此答复冯子材：“徐延旭被参各款既无实据，

著无庸议。”过了不久，又有朝旨，根据刘坤一的密保，将徐延旭擢升为湖北荆襄郧道。

这下，冯子材才看清刘坤一的伪善奸诈的嘴脸，一气之下，他告假养病，不愿再为刘坤一

卖命。这正中刘坤一的下怀，刘坤一遂札委他在湘军时的亲信幕僚、到广西以道员候补的赵沃

接统边军。

冯子材这一告病就是五年之久，直到刘坤一升任两广总督，调离广西，冯子材才因赵沃处

理李扬才反叛入越一案不力，被清政府指令重率边军，出而视事。这时，冯子材查出赵沃有谎

报军情，冒称军功的事实，于是上奏清政府，将赵沃革职查办。谁知，当率军入越追剿李扬才

得胜回来，新任广西巡抚的张树声却以赵沃“功过尚足相抵”为由，奏请清政府准其留营效力。

为此，冯子材曾上疏抗辩，但被清政府驳回。一气之下，冯子材再次告假养病。张树声趁机安

插他的姻亲、记名提督黄桂兰和赵沃共同接统边军。直到光绪九年，冯子材听到清政府有意将

徐延旭升任为广西巡抚的消息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于是告病辞去广西提督一职，回

到故乡钦州。而已升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则保荐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与徐延旭、赵沃一起

担负援越抗法的重任……

当这些往事一一掠过脑海，并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中后，仍旧没有丝毫睡意的冯子材，

双眼茫然地盯着透过窗户的模糊月影，心里再次响起那个沉思已久的问题：“假如我没有负气



辞去广西提督，由我率领的广西边军会这样惨败吗？”他苦笑了，在黑暗中摇了摇头，因为假

设的东西很难有确实的答案。不过，他想到，有空再请张神仙为此事代卜一卦。

在广州那座富丽堂皇、气度恢宏的两广总督官邸里，面容憔悴、老态顿现的两广总督张树

声完全失去了往日那种呼聚喝散、颐指气使的派头，却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烦躁地在内书房踱

来踱去，不时发出长吁短叹，这一声声的叹息，使得周围的气氛更显沉重和压抑。

乍一听闻广西边军在北宁被法军打得大败的噩耗时，张树声如遭雷殛，不觉浑身发冷，心

里连连叫苦。虽然打败仗的是广西军队，但两广总督职任兼圻，广西提督黄桂兰又是由于他的

极力举荐而在一年前得实授的，而且力主广西边军入越抗法，又是他首先向朝廷提出并被采纳

的，一旦像一群臭嘴乌鸦一样的御史言官搜根寻底地追究起来，无论是连上哪一条，他轻则会

丢官弃职，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重则会被拿交刑部查办，查抄家产，发配军台等等，就难以

预卜了。想到这里，他不禁十分懊悔，不应该在五年前为安插黄桂兰，而与刘坤一合谋排挤冯

子材：“如由冯军门统率广西边军，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惨败，更不会牵连到我了。”

五年前，张树声由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职位改任广西巡抚，他带着随

行人马由上海乘船，取道广州赴任。在广州换船时，他特意上岸拜访两广总督刘坤一。

一见面，张树声就要行下属参见上司的大礼，却被刘坤一笑吟吟地拦住了，刘坤一并亲热

地叫着张树声的字说：“振轩，不要折杀老夫了，彼此同寅，何必拘此虚礼呢！”说着，他环顾

一下四周的厅堂说：“再说，不久你也就是这里的主人了，我不过是代你多照看几天罢了！”原

来，刘坤一早就从朝中大老的来信得知：张树声调任广西巡抚只是权宜措施，为的是腾出两江

总督的位置调剂给他，而遗下的两广总督一职则是预备给张树声的。

张树声连忙岔开这个敏感的话题说：“岘帅言重了，下官才疏学浅，难胜繁剧。广西乃岘

帅旧治，还望多加指教。”

刘坤一坐回自己的位子，捻着胡子慢慢地说：“广西原是洪杨巢穴，匪患一直绵延不断，

你若能斩草除根，尽歼丑类，其他事务则不过是率由旧章罢了。”

张树声点点头：“这一点，下官在江宁时即已虑及，所以这次赴任，指调了一名得力将领

和四千淮军随行，对付蕞尔小丑，大概不会贻笑大方吧！”

“是哪一位将军？”刘坤一颇感兴趣地问。

“是记名提督黄卉亭军门，一员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战将。”看到刘坤一这副神态，张

树声便有意为黄桂兰吹嘘，因为当时的记名提督多得数不清，要谋个实职并不容易，因此，多

一个人赏识就多一条路子。

“原来是他！”刘坤一的内心不由得感到一阵失望，因为他对这个名字并无印象，可见不

过是个寻常将弁而已。但他心中另有图谋，所以就很快掩饰自己的失望，装出一副思贤若渴的

样子问张树声：“他可曾随同前来？”

“正在外面伺候，岘帅可否赏脸一见，训示点拨？”

“快请，快请！”刘坤一连声说。



不一会，亲兵便领着一位身材魁梧、气度轩昂的将军进来叩见。刘坤一将他上下细细端详

一番，然后眯缝着笑眼对张树声说：“好一个将才，真堪当边疆提镇之寄，冯萃亭军门已经老

惫，卉亭军门正好作其替人。”

听到刘坤一的这番话，张树声和黄挂兰相视一笑，张树声推着黄桂兰说：“卉亭，还不快

谢过大帅的栽培！”

黄桂兰赶紧趴在地上，恭恭敬敬地给刘坤一叩了三个响头，嘴里连声说：“感谢大帅的栽

培！”

等到黄桂兰退出后，张树声不无担心地对刘坤一说：“只怕冯萃亭老当益壮，恋栈不去。”

刘坤一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说：“冯萃亭不过是一个粗人，心高气傲，不甘人下，他打仗

还可以，说到官场周旋的诀窍，就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了，只要稍微一激，就可以使他自动让

位求去。”

“那怎样下手呢？”张树声急着问。

刘坤一沉吟半晌，才慢条斯理地说：“你不说我倒忘了，最近有一桩公案牵扯到冯萃亭。

我有个旧属名叫赵沃，原在广西边关统兵，被冯萃亭挟嫌报复，上奏参劾去职。老夫前时已上

奏代为辩雪，朝廷正好有旨令你确查复奏，只要你肯代为设法，保全赵沃，冯萃亭肯定会受气

不过，又再告病卸职，到时，卉亭军门不是就可以递补了吗？”

张树声点头称是：“下官遵教！”

后来，张树声到任，果然在赵沃一事上做了手脚，保全了赵沃，气倒了冯子材，却安插了

黄桂兰，完全改变了广西边军的统帅。

“为了一个黄卉亭，连老夫都搭进去了，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甚为不值。”为此，

当败耗初闻时，气急败坏的张树声曾去函黄桂兰，狠狠责备了一番。据说，愧疚得无地自容的

黄桂兰自知罪孽深重，无处遁逃，只得自杀以求解脱。

正当张树声自怨自艾，无以解脱时，一个亲兵走了进来，小声地禀报：“大帅，香先生从

钦州回来了！”

张树声顿觉眼睛一亮，犹如快溺死的人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扬起头来大声吩咐：“快

请进来！”

看到香锦安随着亲兵进来，张树声等不及他行礼请安，就迎上前抓住他的手，焦急地问：

“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香锦安兴奋地禀称：“此行不辱使命，总算说动冯军门关注中法战事了。”接着，便将如何

利用相看冯宅风水的机会把话题引到中法战争上去的经过，详尽地向张树声禀报了一番。

张树声听后，面露喜色地说：“那么，可以走第二步棋了!”

香锦安附和道：“可以了吧。”

原来，这个香锦安根本不是张神仙的嫡传弟子，而是张树声的亲信幕僚。在初闻桂军败耗

之始．张树声知道自己曾力荐黄桂兰接任广西提督，朝廷责备下来，自己免不了干系，葬送前



程。他又不甘心坐以待毙，还想在朝廷下旨惩处之前，设法挽回危局。急切之间，他自忖囊中

并无出色将才，于是想到告病回乡的冯子材，希望他能重新出山，率领援越桂军与法军打个胜

仗，挽回局势。但又怕冯子材仍记前嫌，不愿出山相助。正当他苦思无计时，恰巧探知冯子材

因新宅落成，派人专程前往江南邀请张神仙来察看宅基风水，便心生一计，当张神仙路过广州

时，派人卑词厚礼将他迎来两广总督官邸，要求张神仙让他那个能说会道、极善机变的亲信幕

僚香锦安冒充徒弟，一同前去冯宅，相机把冯子材的兴趣往中法战事上引。张神仙一是被张树

声的卑词厚礼所惑，二是想到事关西南边陲安危和国家民族大义，并非什么坏事，也就一口答

应，遂与香锦安在冯宅互相配合演了一出真真假假的双簧戏。现在，张树声听到香锦安报告已

说动冯子材关注中法战事，知道第一步棋已经走对了，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因而决定马上走第

二步棋。于是，他吩咐亲兵，到督标营中去传唤两个当值的将弁进来。

亲兵很快就传来督标营中的当值将弁参将张文龙、游击王二虎进来，待他们叩见毕，张树

声郑重地交给二将一个早已写好的大信封，要他们尽快赶到钦州城外的白水塘村冯宅呈递．并

取复函回来，路上不准有丝毫耽搁误事，二将遵命而去。

从广州到钦州几近千里，二将虽然快马加鞭．途中小作停留，但仍跑了将近四天，在第四

天的下午东赶到白水塘村头，这时已是人疲马乏，累得不行了。

张文龙是个粗鲁汉子，在督标营里当个参将，早已养尊处优，不堪劳累了，这次领受了这

桩苦差，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他看到村头的小山坡上，有个身穿粗布衣褂的干瘦老头儿，

头戴一顶旧草帽，手拿一根黄竹竿，正在放牧两头水牛，牛儿在悠闲地啃着山坡上的青草，老

头却坐在一块太阳晒不到的树荫下，呆呆地望着远方，沉思地想着心事。张文龙扬起马鞭，指

着老者盛气凌人地大声喝道：“喂，老头，到冯府怎么走？”

听到这声突然大喝，两只水牛吓得停住了吃草，抬起头来，睁着两只大眼睛警惕地望着来

人；原来躲藏在草丛中的几只灰黑色的小鸟也被惊得扑哧扑哧飞起，消失在山坡的拐弯处。只

有那老者却像没有听闻一样，连身子也没动一下。张文龙骂了一句粗话，又扯着嗓门喝了一声，

老者这才从沉思中回过神来，眯缝着被阳光照花了的眼睛望着这两个将官，慢条斯理地问：“二

位将爷从何而来？到冯府有什么事干？”

张文龙趾高气扬地答道：“我们是从两广总督衙门来的，到冯府去呈递一封重要公文。”

老者“哦”了一声，转身指着矗立在远处小山上的一座新建屋宅说：“那就是冯府。”说完，

他转过脸来打量一下两个高踞马背上的差官，调侃地笑了笑：“冯军门曾有令，要进白水塘，

文官要下轿，武官须下马，二位将爷，可不能这样骑着马直闯呀……”

“放屁！”未待他把话说完，张文龙就瞪着眼睛粗鲁地骂起来：“一个退职提督，哪有这么

多的臭规矩！老子偏不信邪，就要骑着马闯闯，看他马王爷是不是长着三只眼！”

听他骂完，老者脸上勃然变色，似乎要发作起来，但他很快就冷静下来，歪着头轻蔑地瞥

了张文龙一眼，冷冷地说：“冯军门倒没有长三只眼，但他可以给二位将爷吃闭门羹。”

张文龙并不服气，挣红着脖子还想说狠话，倒是王二虎小心，怯生生地止住他：“算了，



还是入乡随俗吧，要是把差事办砸了，大帅那里可不好交待。”

张文龙想了一下，颓然地点了点头，乖乖的从马上爬下来，随着王二虎，高一脚低一脚地

牵着马，蹒跚地向冯宅走去。

望着两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老头轻轻地一笑，高兴得把手中拿着的竹竿往地上一扔，连牛

儿也不管了，身手敏捷地绕过山坡，抄小路向冯府跑去。这老头不是别人，正是两位差官要找

的冯子材。冯子材归家静养，兴趣来时也会帮着干些农活，借以活动筋骨。他最喜欢的就是放

牛，既不劳累肮脏，又可以远离烦嚣，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树荫下想心事。新宅落成后香锦安关

于中法战事的一番话，勾起了他的无限思绪。军人的天性，使冯子材时时以国家安危为怀，听

到法寇猖獗，援越桂军大败，他心如刀割，因为这毕竟是他统率过多年的军队，里面的许多将

弁军卒还是他的老部下。听说法军还扬言要进攻广州、北海，危及钦州时，他更是怒火中烧，

义愤填膺，恨不得能立刻跃马扬鞭，驰骋疆场，与法寇拼个你死我活。但又想到自己已经退职，

手中并无丝毫兵权，只好长叹一声。在冥思苦想没有结果时，他憋不住了，暗自找来尚未离去

的张神仙，向他问问此事。张神仙似模似样的将他好好端详了一番，又惊又喜地对他说：“你

印堂发亮，官星显现，不出今年，定有天大喜讯降临，还会有一番大作为。”这一番话正说到

冯子材的心坎上，所以在张神仙离去时，他重重地备办了一份厚礼相赠。

不过，虽然为宦多年，冯子材却因性格淡泊，对官场的事不很热衷，所以和官场故旧的联

系也不多。究竟日后的喜讯会从何而来，他心中并无把握，甚至无从揣摩。这天，他正在一边

放牛，一边想着这件事，却被两个差官打断了思路。看到这两个差官趾高气扬，他心里又是好

气又是好笑，因而好好地嘲弄了他俩一通；但听说是两广总督衙门来投递重要公文，他自然与

张神仙的预言联系起来，于是，连牛也不看了，连忙抄小路，赶在两个差官的前面回到了家。

一进大门，冯子材就唤来几个仆人，吩咐其中两个年轻力壮、办事利索的整齐衣冠到大门

上站班，等那两个差官到来，推说老爷身体欠安，概不见客，只收下他们投递的公文，不让他

们进门歇息，以煞煞他们的傲气。如要回函，就让他们在门外等候。又吩咐另一个仆人，赶快

赶去钦州街上请都启模老爷前来，有要事相商。安排既毕，冯子材就先回内书房等着。

都启模是钦州街上人，今年已五十一岁了。他早年在冯子材麾下当幕僚，两人合作很好。

冯子材以战功逐渐擢升至广西提督，都启模也因赞襄军事有功，被冯子材保举，得到候补道的

功名。但都启模却不愿做官，几十年如一日当冯子材的幕僚，冯子材遇着大小事情，也找都启

模出谋划策。当冯子材从广西提督任上辞职回家，都启模也同进同退，跟着冯子材回到钦州老

家。现在，虽然冯子材搬到了白水塘村，但仍与都启模日夕相会，特别是碰到大小事情，一定

要找都启模一同商量办法。

都启模一听到传唤，就骑着马飞快地赶来，与两个牵着马慢慢问路前进的差官前后脚到达

冯府门前。当两个差官与守门仆人纠缠时，都启模已被引到内书房与冯子材相见。接着，守门

仆人拿着两广总督衙门的文书进来，冯子材示意都启模拆阅。都启模打开信封，拿出公文一看，

原来是两广总督的公函，便大声念起来：“三月初一日，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月二十九日



电开：本日奉旨：援越桂军连日大败，溃不成军，大亏国体．可堪痛恨！冯子材边情较熟，著

传知该提督速赴关外，接统黄桂兰所部，毋稍迟延，钦此。到本部堂，承准此，相应恭录知会，

烦为钦遵查照办理。等因奉此，当即前往接办。”

读完，都启模高兴地对冯子材说：“萃翁，朝廷要重新起用了，可喜可贺呀！”

可是，冯子材的脸上却无丝毫喜色，他的心被总督衙门那冷冰冰的官样文字刺伤了，刹那

间，他的脑海似乎又浮现出张树声等人当年多方排挤他的情形，于是，他冷冷地回答说：“别

高兴得太早了！”

都启模感到诧异了，抖着手中的公文说：“萃翁，这……”

冯子材沉思了许久，才恨恨地说：“只要他张振轩还在当两广总督，徐晓山还在当广西巡

抚，黄卉亭还在当广西提督，他们就不会让我安安稳稳地到关外带兵杀敌。这时，我如真的遵

旨出关，前去关外统军，保不定他们又会搞什么花样呢。”

“对，对！”醒过神来的都启模连声说：“徐晓山还兼着个督办关外军务的身份，此时如你

到关外统军，不是成了他的部下吗？那更不成了。不过，如不遵旨，又怎样回复呢？”

“以我旧疾未愈为由，你代我复函推辞吧！”

都启模应了一声，走到桌边提笔写了起来。写完，他逐字逐句念给冯子材听：“前提督于

去年因病告假开缺，回籍调理，现在病体未痊，乘马足软，剿办难以支持。兹经西省徐抚院才

高智广，新任黄军门韬略勇谋，两员能以办理。该法匪既众，兵勇单薄，势难取胜，恳请转奏

添兵加饷，照楚军粮饷章程，祈为知会徐、黄两员，督兵进剿法匪，定必一战成功，以省靡费。”

“好！‘才高智广’、‘韬略勇谋’两句，正是他们举荐侩、黄二人的赞语，用他们自己的

话去堵他们的嘴，看还有什么话说。这两句用得好！”冯子材赞道。

再说广州的张树声，眼巴巴地盼了个七八天，却得到这样语含嘲讽的冷淡答复，知道冯子

材旧嫌未消，不愿出山相助援救，只得失望地长叹数声，静待朝廷的惩处了。果然，清政府不

久就有旨追查援越桂军战败的责任，将徐延旭、黄桂兰、赵沃三人革职，拿交刑部查办。当初

力荐黄桂兰的张树声见势不妙，赶忙上奏辞职，清政府在照准以后，仍找了个小借口，将张树

声革职留任。当年，张树声郁郁病死广州。


